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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刀剑最早出现在中国，中国古代刀剑种类完备、内涵丰富，制造工艺更是举世无双。 研究中国刀剑文化，并借

鉴传统武备概念，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思辨等研究方法，对当今中国武术的传承与发展提出新的看法。 中国

刀剑中蕴涵的丰富文化内涵以及侠、士精神在当代皆具教育意义，值得当代习武者学习，外修筋骨、内练心性。 中国武

术的发展应与传统刀剑文化相融合，练技、修心、事器，三者合一，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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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家语·相鲁》中记载：“有文事者，必有武

备。”文事，文德教化之事；武备，武装之力量，军事之

装备。 武术，拥有消停战争、维护和平的实力，作为炎

黄子孙的生存技能，它伴随着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发

展，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安魂守

魄的法宝。 在人类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刀剑的

侠义脱洒、飘逸大度，在其构造、形制、配饰、用法上均

表露无疑［１］。

１　 中国刀剑的历史传承

刀剑最早在中国出现，其发展经历了商周、两汉、
隋唐、明清四个高峰。 中国古代刀剑种类完备、工艺

先进、造型正直、内涵丰富，同时带有强烈的时代特

征，制造工艺更是举世无双，反映了当时军工技术的

成就和兵器发展的最高水平，兼具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和文化价值。

１． １　 春秋战国时期———钢铁刀剑的出现和兴起

刀最早是一种“以单手持握，借刃部切割劈斩”
的工具，其后偶然地或刻意地被赋予了武器的属性。
剑的前身则可能是短矛或匕首，其刺击功能更倾向于

武器。 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群雄并起，诸侯割

据，青铜剑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突显。 最具代表性的

当属春秋晚期的越王勾践剑，该剑制工精美，锋利无

比，经千年而不锈，纹饰依旧清晰精美，剑身鸟篆铭文

“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剑”，被世人誉为“天
下第一剑”。 后因青铜质地较脆，延展性较差，无法

满足当时战场对武器的需要，铁器受到人们的重视并

还用于战争。 春秋战国，宝剑辈出，无论是名传天下

的吴越铜剑，还是威惊七国的燕楚铁剑，都体现了一

种“匡诸侯，天下服”的气魄。
１． ２　 两汉时期———环首刀登上历史战争舞台

战国末年，骑兵的出现导致战场上对劈砍式武器

的需求：由于在马背上剑的尖峰以及推刺的作用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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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急需一种更为合用的兵器来提升战斗力。 西

汉初期，“环首刀”应运而生，它一侧有刃，另一侧则

做成厚实的刀脊，厚脊薄刃既利于劈砍又不易折

断［２］。 汉代骑兵作为战场上杀伤力最强的兵种之

一，促使了战场上刀的使用概率慢慢增加并逐渐取代

了剑，成为战场上的必备武器。 汉代时，剑仍是主要

的短柄近身格斗兵器，但同时也成为了权力的象征，
官员必须佩带。 《晋书·舆服志》记载：“汉制，自天

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待剑。”可见，在我

国两汉时期，佩剑风气极盛，剑不仅是一种利器，更是

王者之道，是信、廉、仁、勇的象征。 东汉时期钢铁刀

完成了对剑的替代，大量投入战争，成为中国古代刀

主剑辅的分水岭［３］。
１． ３　 隋唐时期———中国钢铁刀剑的巅峰

经过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战乱和动荡，隋朝统

一中国并谱写了中国刀剑史上光辉的一页，而其后闻

名于世的唐大刀无论在造型上还是工艺上都是对隋

刀的延续和完善。 唐刀，采用百炼钢的锻造工艺，其
钢铁复合的锻造技术和覆土烧刃的热处理工艺在当

时是世界上极为先进的，由此锻造出来的刀坚利无比

且有极强的韧性。 此外，唐刀还去掉了汉刀刀首的扁

环，刀身加宽、刀柄加长，使唐刀可以双手持握。 后唐

刀流传到日本，成为日本刀匠争相学习、模仿的对象，
现在被视为日本刀的鼻祖。 唐朝以后，剑器逐渐退出

了历史战争的舞台，并演变成为一种代表权力和身份

的礼器，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文人骚客以书剑

并论，使剑成为儒家道德文化的象征之一；剑与道家

的结合，则使剑成为了道教文化的代表符号；而春秋

至汉唐延绵不绝的游侠风气也为剑增添了一抹神秘

的色彩。
１． ４　 明清时期———钢铁刀剑最后的辉煌与衰落

明代，钢铁刀剑已经转变成为战场上的辅助性兵

器，但无论是在材料、工艺、品质还是功能方面都未停

止发展的脚步。 戚继光积极引进日本刀法，将“以双

手执一刀”的刀法命名为“双手刀” （也称“双手长

刀”或“长倭刀”），由他传存下来的《隐流刀谱》对今

天的中日两国双手刀研究都极为珍贵。 清代，上自皇

室，下到乡勇，均以刀作为主要的佩带和格斗兵器，而
剑的战场兵器功能则几乎不复存在，逐渐退出了军队

和其他政府武装的制式武器序列。 清廷造办处虽仍

制造少量宝剑，但多作为皇帝御用，除在特定场合佩

带外，多为供奉或赏玩用品，或作为礼品赏赐宗室皇

室人员和文武大臣。 清剑主要流行于民间，成为防身

兵器和武术器械、工艺品和礼物、镇宅器和法器。 清

晚期后，由于清代统治者固守骑射开国、刀兵定天下

的思想，清朝军力衰败，武备废弛，火器发展停滞落

后，刀弓粗制滥造，徒具其形者不在少数。 在世界历

史舞台和战争舞台雄霸近五千年的中国刀剑最终折

戟沉沙，黯然逝去。

２　 中国刀剑的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使国

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至此，中国刀剑的发展

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军事功能不再，文化内

涵削弱，刀剑逐渐演变成单纯的武术器械。 近年来，
为推进武术入奥，提高中国武术的标准化进程与全球

适应性，武术器械作为武术文化的代表性物品，也责

无旁贷地需要进行标准化改革与尝试［７］：为便于使

用，器械在重量上相对减轻；为减少意外伤害，器械钝

化，徒留其形，刀剑器身愈发做薄，前软后硬，刀镡故

意调松，通过器械本身发出的声响来增强演练氛围；
为便于完成繁复的武术动作，刀剑柄端灌铅加重，破
坏原有的平衡配比。 轻佻钝化的竞技器械大批量生

产，分散于各个武术场馆机构，以配合武术运动员们

潇洒飘逸的抛接、旋转等高难度动作。 粗制滥造、低
成本的武术刀剑，在当今武术运动员眼中俨然成为一

种“旧了便换，坏了便扔”的武术“道具”。 这不仅是

对中国传统武备文化的亵渎，更是对资源的大量浪

费。 还有一些刀剑则配备稍华丽的外装，用以装饰家

居或收藏赏玩，而刀剑本身并无任何功用。

３　 中国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现状

中国自古尚武，除注重武术实战技艺之外，古人

也十分注重武术的教化作用。 早在夏代 （公元前

２１００—前 １６００ 年）就出现了专门的武术教育机构，到
了西周时期逐步形成了以“六艺”为基本教育内容的

综合性教育机构。 其中的礼、乐、射、御中都包含有武

学与武道的元素。 后唐代创立了武举制度，为多数封

建王朝所承袭，成为网罗武备人才的重要制度。 至

此，民间习武之风愈渐兴盛。 改革开放以来， 为传承

中华上千年的传统文化、培育尚武精神，教育部沿袭

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武术教学内容，并于 １９５６ 年颁

布了我国首部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将武术教育纳入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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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教学体系之中。 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

善，“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西方文

化思潮的入侵，使武术文化中所蕴含的“仁、义、礼、
智、信、温、良、恭、让、俭”逐渐被人们淡忘。 在几千

年优秀文化滋养下的武术开始向着单纯的“操化表

演”和“肢体运动”的方向转变，进而导致了由“博大

精深”向“薄小俗浅”方向的转变［８］。 因此，当今社会

需要什么样的武术人才？ 是需要掌握“高、难、美、
新”技术动作的武术人才，还是需要精通“搏击实战”
本领的武术人才，需要了解武术历史文化背景且能够

转化为爱国情操的“知性”人才，都是需要我们认真

思考的问题［９］。 当今武术教育的发展只看到了武术

技击竞赛的一面，忽视了对习武者思想境界的教化，
因此多数习武者都难以称为“武者”。

可见，中国武术与传统刀剑文化的脱节，是导致

二者发展不畅的重要因素。 虽然中国传统刀剑辉煌

不再，但作为习武者还是应该了解自己手中的刀剑，
了解中国刀剑文化，了解中华武术精神。

４　 中国刀剑与传统武术精神

４． １　 刀剑锻造工艺及其文化内涵

刀剑的锻打工序包括普通锻打和折叠锻打等一

系列复杂艰苦的手工程序，由此可在剑的表面形成

“其文如列星之行，其光如水之溢塘”的花纹，俗称

“钢花”，是古今鉴别刀剑上品的重要指标。 可见，在
中国古代刀剑的锻造技术中就蕴涵着“千锤百炼方

得圆满”的真知。 折叠锻打之后的复合加钢工艺则

是将两块经过折叠锻打的钢材夹住一块柔性的钢材，
置于一千三百度的炉火煅烧后再经锻打，使三者粘合

为一体以达到“外坚内软”的最佳物理状态。 这一技

术古称“灌钢工艺”，由此打造出的刀剑锋刃坚硬且

不易折断，可谓刚柔并济。 而这一哲学思想已然成为

人们追捧的信条：在“阳刚”的同时也不落“阴柔”，使
人们在勇敢、刚毅的同时也保留一份谦逊与柔和。 研

磨是铸造刀剑过程中的又一重要工序，需经过粗磨、
细磨、精磨等十几道工序，直至平整光亮，器身显“镜
面”和“霜雪”之效果，寒光逼人，钢花自现［４］。 上品

刀剑的磨工少则五、六天，多则数十天。 正所谓“十
年磨一剑”，研磨这道工序尤其耗时费神，更有“磨剑

之工倍于锻打”之说。
４． ２　 刀剑形制中的文化内涵

从形制上看，剑的发展经历了由短到长的变化，但

无论其长度如何变化，剑身总保持着“直脊双刃，剑身

扁阔，剑峰锋利”的特点，配以简洁或奢华的剑鞘，朴实

严谨亦或庄重大气。 剑脊笔直代表刚正不阿的品质，
双侧开刃显示不偏不倚，剑峰锐利象征勇往直前；剑身

入鞘使二者浑然一体，寓意不露锋芒，谦逊恭谨。 正是

这独特的形制为中国宝剑增添了一抹“逸气”，受到无

数文人雅士的爱戴，他们往往以剑比德，使剑成为儒家

道德文化的象征之一。 春秋至汉唐延绵不绝的游侠风

气，让剑成为了侠义与正义的化身，增添了习武之人对

“剑客”的向往。 商周时期，统治者常将玉比德，“玉具

剑”则显示出帝王尊贵、显赫的身份，汉代更是出现了

体现皇权礼制的尚方宝剑。 而剑器与道家结合后，又
被赋予了“上应星宿，下辟鬼邪”的超自然功能，使中国

剑文化得以延续与发展。
４． ３　 “士”文化———中国刀剑的精神价值所在

剑是中国士文化独特而优美的产物。 剑较之于

刀更侧重于礼仪、社交、佩饰的功用，是昂藏士人的心

爱之物。 “士”文化，可谓是中国刀剑的精髓。 由《楚
辞》中对屈原的描述———“奇服，高冠，长剑”可知，剑
器已由最初的战争武器逐渐升华为中国人信念的象

征，代表了中国“士”人格的高傲、英武与雄俊。 剑与

士相依辅，更是衬托出我国崇尚人格之大美：仁爱、义
战、睿智和诚信［５］。 李白诗云：“万里横戈探虎穴，三
杯拔剑舞龙泉”。 以天下为己任，并实现其平天下的

理想而拔剑的大智大勇，成为中国人真正的精神。 剑

身霜雪般的冷面风貌、千锤百炼的坚韧身骨以及疾似

闪电的飒爽英姿，呈现出扬正祛恶的能量，正可谓

“三尺寒光射斗牛，莫邪提处鬼神愁”。 无论是尚方

宝剑还是冷月倚天，剑在世人的眼里都有一种无畏邪

恶与权贵，彰显公平、匡扶正义的傲然正气。
４． ４　 中国文学史上的“侠义精神”

“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儒以文乱

法，侠以武犯禁”。 今有“侠”之概述曰：古为善武，轻
利，博命者。 浮生于乱世，名噪于道衰，披轻裘，挟长

剑，策烈马，引狂歌；或扶弱济贫，救人于 “急难之

事”；或除暴安良，解国于“困厄之时” ［６］。 中国刀剑

与侠文化的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侠义精

神”，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审美志趣、人文心态和文化

价值观。 《史记》中汉高祖刘邦“吾从布衣，提三尺剑

取天下”的豪言形象地展现出中国人以天下为己任

并为实现其平天下的理想而拔剑的大智大勇的精神。
诗人李白终生以剑匣相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正可

谓“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杜甫亦仗剑浪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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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表达自己“拔剑欲与龙虎斗”的气概。 我国自古

多有宝刀赠英雄的美谈，而刀，既象征权柄，又表示信

任，更蕴含着对建功立业的美好期望。 岳飞的《宝刀

歌书赠吴将军南行》有证：“使君试此刀，能令四海烽

尘消，万姓鼓舞歌唐尧。”即便是当代，在日韩等中华

文化主导的地区，赠刀依然是一件十分庄重而高贵的

礼节。 ２００７ 年，７５ 岁的高仓健得知张艺谋成为北京

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特地请刀匠为其铸造一把刀，
刀盒里写着“守护张艺谋，高仓健祈福”。 侠骨柔情，
一切情谊皆在刀中凝结。

５　 中国刀剑与武术的共同繁荣之路

５． １　 中国传统刀剑的复兴

中国钢铁刀剑的锻造工艺经历了从早期的百炼

钢技术到后来成熟的钢铁复合锻造技术，在唐朝其工

艺臻于精纯，达到历史巅峰。 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

因，刀剑工艺逐渐走向衰微，刀法更是“传其佳者绝

少”。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传承了两千多年的锻造技

术迅速衰败并逐渐失传。 而与此同时，早在汉魏间就

已东传日本的中国刀剑经日本武士和刀剑制作工匠

们的长期研制，最终形成后来居上之势，并逐渐发展

成为现在闻名于世的日本武士刀，这一情况引人

深思。
２００５ 年，浙江龙泉市人周正武先生经挖掘研究

中国古法铸剑工艺打造出的八面汉剑，作为中国地区

唯一作品，入选了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国际铸刀

大师作品展，并成为中国第一位参加世界级铸剑大师

展出的中国刀工，奠定了中国精品刀剑在国际上的地

位，沉寂了百年的古法锻造技术再次焕发生机。 ２００６
年，龙泉宝剑锻制技艺更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从欧冶子开创了锻造技艺至

今，中国锻造技术几经兴盛与衰败，幸运的是有志之

士已经科学复原古法锻造技术，出色地光复出符合古

书记载的刀剑。
５． ２　 “技器合一”———中国刀剑与武术文化的共同

繁荣

中国刀剑的复兴还只处于初级阶段，如何实现长

久的发展仍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在去龙泉拜访周

正武先生时，当周老师了解笔者的来意并得知笔者是

武术运动员后，邀请笔者用他复原出来的刀展示中国

武术，使笔者在感叹自身武艺不精之外，也亲身感受

到当代武术套路与传统刀剑的不适应性。 不论是从

刀的形制还是重量上，都与我们使用的武术器械相差

太远。 手握宝刃，却连简单的劈砍、刺刀动作都十分

吃力，其余略复杂的动作更是难以用单手完成。 相比

于南宋抗金猛将岳飞手中的湛卢剑以及东汉末年三

国猛将关羽手中的青龙偃月刀，如今的武术器械早已

丧失其原本的意义，不再成为武者终生相伴的兵器。
冷兵器的精良制作、武艺的高超精湛以及武者的

侠士精神是构成中国传统武术的根本所在，失其一则

魂不再。 其中武艺的“高超精湛”则不仅是对武术动

作的高标准要求，更是强调武者对武术技艺的“精”
与“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固然令人惊叹，但从一

而终的专注更加令人敬佩。 如今 “武” 不像 “武”、
“备”不成“备”的现实状况不禁使人感慨：中华武术

与中国刀剑文化一脉相承，荣辱与共，刀剑的复兴需

要依附于武术形式，而武术的发展如果没有兵器和内

在精神的支撑也将徒有其表，丧失灵魂。 可见，武术

与兵器不能脱离开来，二者融合方可实现中国传统武

备文化的复兴，促进刀剑和武术的共同发展。 对此，
我们除在加强对中国刀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以及强化武术文化的教育功能之外，也应重视中国

传统武备文化对二者产生的影响，积极推动 “武”
“备”融合，实现武术与刀剑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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